
「我想起以前，當我的父親正在工作時，我坐在一棵玫瑰蘋果樹蔭下，完全遠離貪欲、遠離不善法，我進入並安住於有尋有伺
、充滿由於遠離而生起之喜樂的初禪。」

止息尋與伺之後，我進入並安住於伴隨著自信與一意、無尋無伺、充滿由定而生起之喜樂的第二禪。但如此生起的樂受沒有入侵與立足於我的心。

喜消退之後，我安住於中捨、正念與正知，身體還感受到快樂。於是我進入並安住於聖者們所宣示：『他以中捨與正念快樂地安住。』的第三禪。但如此生起的樂受沒有入侵與立足於我的心。

捨棄了身體的樂與苦，以及先前心的悅與憂的消逝，我進入並安住於無苦無樂、具有因捨心而完全淨化之正念的第四禪。但如此生起的樂受沒有入侵與立足於我的心。

當我專注的心如此清淨、光明、無垢、無瑕、柔軟、適業、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，我引導自心，使心傾向於宿命智。我回憶自己的許多過去生，即：一生、兩生 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十生、二十生、三十生、四十生、五十生、一百生、一千生、十萬生、許多壞劫、許多成劫、許多壞劫與成劫。〔我憶念：〕『那時，我有如此的名字，屬於如此的家族，有如此的長相；吃如此的食物，經歷如此的苦樂，有如此長的壽命。那一生死亡之後，我又投生於某處，在那一生，我有如此的名字，屬於如此的家族，有如此的長相；吃如此的食物，經歷如此的苦樂，有如此長的壽命。那一生死亡之後，我又投生於此處。』我能如此憶念許多過去生的生活型態與細節。這是我在初夜時證悟的第一明（pañhamà vijjà）。無明已被去除，明已生起；黑暗已被去除，光明已生起，正如不放逸、熱忱與自制者的安住。但如此生起的樂受沒有入侵與立足於我的心。

當我專注的心如此清淨、光明、無垢、無瑕、柔軟、適業、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，我引導自心，使心傾向於觀眾生死生的智慧。以清淨的、超越人眼的天眼，我見到眾生死亡與再度投生──低賤與高貴、美麗與醜陋、善趣與惡趣──我了解這些不可敬的眾生如何依照自己的業而投生，我見到：『這些眾生具有身惡行、有語惡行、有意惡行──他們誹毀聖者，秉持邪見，依邪見而造業，身體分散死亡之後，投生於惡道、惡趣、下界、地獄。而另外這些可敬的眾生具有身善行、有語善行、有意善行──他們不誹毀聖者，秉持正見，依正見而造業，身體分散死亡之後，投生於善趣、天界。』如此以清淨的、超越人眼的天眼，我見到眾生死亡與再度投生──低賤與高貴、美麗與醜陋、善趣與惡趣──我了解眾生如何依照自己的業而投生。這是我在中夜時證悟的第二明。無明已被去除，明已生起；黑暗已被去除，光明已生起，正如不放逸、熱忱與自制者的安住。但如此生起的樂受沒有入侵與立足於我的心。

當我專注的心如此清淨、光明、無垢、無瑕、柔軟、適業、穩固與達到不動搖時，我引導自心，使心傾向於漏盡智。我如實地了知：『這是苦。』我如實地了知：『這是苦的因。』我如實地了知：『這是苦滅。』我如實地了知：『這是導致苦滅之道。』我如實地了知：『這些是諸漏。』我如實地了知：『這是諸漏的因。』我如實地了知：『這是諸漏滅。』我如實地了知：『這是導致諸漏滅之道。』如此知見，我的心從欲漏、有漏、無明漏當中解脫出來。心解脫之後，此智便生起：『心已經解脫。』我了知：『生已滅盡，梵行已立，應作皆辦，不受後有。』這是我在後夜時證悟的第三明。無明已被去除，明已生起；黑暗已被去除，光明已生起，正如不放逸、熱忱與自制者的安住。但如此生起的樂受沒有入侵與立足於我的心。


──《中部．大真實經》

� 編按：初禪有五個禪支：尋、伺、喜、樂、一境性。尋是把心投入於禪修目標之中，伺則維持心繼續專注於該目標。






